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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社會活動，邊緣群體在藝術活
動中，可以與社會大眾有一個相對平

等的接觸，以減緩負面標籤在往日帶來的自
卑情緒，更可在藝術中找到自信、獲得成就
感。一些邊緣群體在經歷藝術訓練後，在自
我認同方面，不再將自身與社會大眾抽離。
參與「藝術共融」的持份者相信，藝術更可
成為邊緣群體的發聲途徑，向社會大眾表達
他們的訴求和呼聲，例如撇除偏見、呼籲包
容和接納等，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
根據團結香港基金今年發表的《藝術創新
系列研究報告（二）》，在香港社會共識中
被視為容易受到「邊緣化」的群體包括老年
人、認知障礙症患者、更生人士、邊緣青少
年、少數族裔和身體或精神殘障人士，包括
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
障礙及具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但隨着現代
社會規模和複雜性不斷發展，以及社會的急
劇老齡化，「邊緣化」的定義和範疇亦正不
斷擴大。
報告又提到，幫助邊緣群體踏出社會，推
動共融，藝術可以作為其中一種有效的手
段。在個人層面，參與藝術可幫助邊緣人士
增強自信心與自我價值，加強自我管理的能
力，同時改變長期以來作為弱勢一方的思維
定勢；而在社區層面，參與藝術可以拓展邊
緣群體的社交範圍，促進跨代對話，並通過
藝術獲得發聲機會，令大眾見到邊緣群體也
能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為了吸引更多社會人士，不少藝術共
融項目都將門票定在低價，或是不收取
門票。收入微薄，缺乏穩定的資金來
源，這些項目大多只能以短期形式運
營，難以將活動恒常化。有學者和藝團
負責人坦言，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在社
會共融上，讓被忽視的邊緣群體更有效
融入社會，有助社會和諧。
在場地選擇上，共融劇團面臨着諸多

障礙。「無障礙劇團」的最新舞台劇
《天虹戰隊》，將於9月7日至9日在元
朗劇院演藝廳上演。至於為何選擇元朗
劇院，糊塗戲班的創辦人兼行政總監魏
綺珊也感到很無奈：「很多時候，坐輪
椅的演員由入到劇院、從後台化妝間走
上舞台，這個過程已經遇到很多障

礙。」香港的大部分劇院場地，從後台
到舞台都需要經過樓梯，這一級級台階
在其他演員眼中可能並不起眼，但對輪
椅人士來說，就彷彿一道高牆將他們攔
在舞台之外。
此外，魏綺珊還指出，劇場內輪椅位

過少又是另一大難題。「例如一個可以
容納一千名觀眾的劇院，只有四個輪椅
位。」好在元朗劇院願意在這方面配合
他們，將部分座位臨時拆走，令更多輪
椅人士可以入場睇戲。除了場地，專業
的舞台佈景、指導老師、道具服裝等，
都需要經費。「甦星劇團」所聘請的導
演、音樂人都是收取優惠價，使用的道
具則是來自淘寶網購。但劇團堅持將門
票價格定在低於市場價，希望能吸引更

多觀眾，藉此推廣他們的理念。
2013年成立的「無障礙劇團」，

當時是拿到勞工及福利局的「社區
投資共享基金」，開展兩年的活
動，之後又經歷過眾籌和新一輪申
請資助，現在拿到了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為期三年的撥款。至於
三年之後何去何從？魏綺珊就說
「到時先算」，但大家都希望「無
障礙劇團」可以繼續運營下去。
香港現時沒有專門為「藝術共融」設

立的基金，組織者通常是向藝術發展局
或社福界申請資助，或是像「畫出心
聲」這一類有學術研究性質的活動，可
以向學界尋求支援。港大表達藝術治療
碩士課程總監何天虹教授表示，確實有

不少社區組織由於申請資助失敗而放棄
舉辦，着實可惜。她認為藝術共融「缺
人」也「缺錢」，但「缺人」的根源仍
是「缺錢」。「其實香港本地有很多優
秀的藝術家，如果政府願意投放更多的
資源，亦都可以鼓勵更多藝術家來參與
到這件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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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在

其《施政報告》中提

到，政府將設立殘疾人

士藝術發展基金，協助

殘疾人士展現藝術才

華，計劃在今年第四季推

出。不僅是殘疾人士，近年

香港不少社區組織及藝術團體

發起藝術共融項目，令長者、更生

人士、精神病康復者等社會邊緣群

體，與社會人士一齊參與各類藝術

活動，建立自信及自我認同的同

時，亦增強了他們與社區的聯繫。

有參加者、藝術家及學者早前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一致認為，藝術

作為媒介，可以有效地幫助邊緣群

體融入社會，並呼籲政府對「藝術

共融」多加支持。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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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普遍相信，藝術確實
可以成為邊緣群體向社會發聲
的渠道之一，例如善導會利用
劇場的形式，令觀眾知道更生
人士融入社會的不易，同時又
可宣傳預防犯罪的理念。相比
傳統的講座，音樂劇的形式更
新穎、有趣，亦令到參加者無
須受文字所限，可做到更自由
的情緒表達。
更生人士KK就是其中之一，在善

導會社工的介紹下，KK開始參加各
類分享活動，以自己誤入歧途的親身
經歷，向年輕人宣傳預防犯罪理念。
社工想嘗試新的宣傳方式，於是編排
了一套《英雄本色》短劇，演員包括
KK在內只有三個人，但效果卻好了
很多。2016年「甦星劇團」正式成立
後，KK兩度參演《英雄本色》音樂
劇，藉舞台發聲。
在《英雄本色》場刊的「演員心

聲」部分，KK這樣寫道：「希望後
生仔唔好步我們後塵，想讓他們知道

有時候嘅抉擇只不過係百分之一秒或
者一分鐘，已可以令到後果好嚴重。
同時，亦希望社會不要用另類眼光看
待更生人士。」
林銘基（Quincy）就是KK在「甦
星劇團」交到的眾多朋友之一，在演
出結束後，他們仍會抽空一起出來飲
茶、吹水。一起鑽研劇本、對戲、練
歌的過程中，Quincy逐漸發現這班更
生人士，其實和常人沒有什麼不同。
受到劇團的影響，作為公司老闆的
Quincy在招聘員工時，會告訴HR同
事，不應該因為有案底而將求職者全
盤否定。

部分邊緣群體長期作為被服務、被
支援的一方，心態亦會受此影響，在
自我認同上將自己與社會大眾區分
開。對此，糊塗戲班藝術總監陳文剛
（Rensen）希望透過戲劇，影響學員
們的思維。他希望能做到既
教做戲，也教做人。
「無障礙劇團」正在排練

的舞台劇《天虹戰隊》，取
材自一個發生在印尼的真人
真事，講述了一個資源貧乏
境況下的追夢故事，選擇這
套劇本的魏綺珊相信，由
「無障礙劇團」來演繹這個
故事會更加動人。
被問及是否會對有身體障

礙的演員放鬆要求時，陳文剛反問：
「點解要鬆啲？」他認為這些演員在
某一方面有障礙，有些不能行走，有
些看不見，有些聽不見、講不到台
詞，但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和別人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不是搞聯誼活動，我們是一

個專業的劇團，做的是專業的演出，
演員的演技要達到一定的水平，至少
你要做到你個人的極限。其他機構可
能是『服務行先』，但我們不是這
樣。這些學生將來未必一定做演員，
但一定會做人。」

學員Sophi就是其中
一個例子，她的雙眼只
能看見光和影，一直喜
歡戲劇的她，終於在
「無障礙劇團」中得到
機會嘗試。在排練過程
中，Sophi也遇到了不
少困難，例如在排練舞

蹈時，她無法得知自己的動作是否與
其他演員一致，排練進度也要比其他
演員多上數倍。
通過表演藝術，Sophi明白了堅持

的可貴：「每次綵排結束回到家已是
凌晨，真的很辛苦，我覺得人始終是
有惰性的，有時候我也會想偷懶，想
過不去綵排，但缺席過一次之後肯定
會有第二次、第三次。」堅持，亦是
《天虹戰隊》的核心主題。Sophi希
望通過這套戲告訴觀眾，如果有夢
想、有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堅持做下
去。

對邊緣群體而言，自身所背
負的標籤，不僅增加了他們融
入社會的難度，亦加深了他們
自卑的情緒。但通過藝術活
動，可以令邊緣群體和社會人
士有一個平等接觸的機會。
在新生精神康復會與理大紡

織及服裝學系聯合舉辦的「活
出我原美2018」展覽中，展
出了由18名精神病康復者與
70多名大學生共同創作的時
裝作品。主辦方希望透過合作
的形式，消除學生對精神病康
復人士的誤解，體現社會共融
的公民理念。
美蓮是其中一位精神病康復

者，曾因喪子之痛、家人疏離，出現情緒問題，甚至走在
自殺的邊緣。主動接受治療後，美蓮的病情開始逐漸好
轉，並多次參與新生會組織的義工服務活動，以自己的親
身經歷鼓動同路人。但在參加「活出我原美」活動前，美
蓮起初感到十分不安，因為之前做義工時，接觸的都是精
神病患者，這次與大學生們合作時裝設計，美蓮擔心年齡
差距和復元人士身份可能會影響與學生們的溝通。
出乎美蓮意料的是，在合作設計的過程中，她與四位大

學生相處毫無問題。「估唔到佢哋咁錫我，咁包容我。」
她的樂觀、開朗也感染到大學生們，同組的胡安俊（An-
drew）表示，自己以前聽別人說「精神病康復者和常人沒
有什麼不同」，他還半信半疑，參加活動前，很擔心自己
說錯話。結果他發現，美蓮本人其實比他們還要開朗，為
他們帶來很多正能量。
另一邊，善導會從1998年開始，已透過劇場形式將更

生人士的經歷展現於舞台，並於2016年正式成立了「甦
星劇團」，令更生人士得以通過舞台發揮潛能以及向社會
發聲。「甦星劇團」的特色是由更生人士和社區人士一同
出演，但劇團不會告知觀眾，哪些演員是更生人士，哪些
演員是社區人士，因此觀眾可以更專注於演員的舞台表
現，而非演員過去的經歷和更生人士的標籤。
幾度執導「甦星劇團」的導演陳美莉（Emily）相信，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演員，尤其是有故事想表達、渴望發
聲的群體。在排戲過程中，陳美莉見到演員們的自信
心和自我認同感有顯著的提高。起初排戲時大家都
是跟着導演的指揮，後來慢慢開始敢於表達自己的
想法。戲劇表演需要團隊協作，每個團隊成員都
需要清楚明白自己要做什麼，在後台沒有人指揮
的情況下，演員們不僅做好了自己份內的事，還
會在別人有甩漏時及時提醒。這些改變都讓陳美
莉感到滿意。
在糊塗戲班的創辦人兼行政總監魏綺珊（Jo）看

來，藝術活動不僅讓有身體障礙的演員性格變得開
朗，更是給了他們一個「行出來」的契機，有了院舍和

庇護工場之外的去處。在早前接觸殘障團體的過程中，魏
綺珊發現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嘗試戲劇表演，因此萌生了創
立「無障礙劇團」的想法，不止是為殘障人士，而是接納
所有障別的人士。

推動共融藝術形式不拘
港大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總監何天虹教
授經調查研究發現，藝術作為邊緣群體發聲
的方式，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眾對他
們的看法。2013年，何天虹牽頭港大行為
健康教研中心，組織「畫出心聲」項目，邀
請精神病患者以「我想與大家分享生命中
的……」為題作畫，隨後在香港多個商場及
大專校園內舉辦畫展，並收集觀展市民的反
饋。
巡迴畫展共收集到862則便利貼回應，其
中76.6%是對畫家的鼓勵，其餘則是對畫展
的讚美、回應畫作、承諾了解與接納及承諾
保持溝通。在393位參與調查的展覽參觀者
中，有82%表示欣賞畫作能令他們更了解精
神病患者，此外有7成半參觀者表示「非常
同意」反對歧視精神病患者的言論。
何天虹指出，「畫出心聲」項目可證明藝
術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在這個項目中，減弱
了精神疾病的污名效應（stigma），同時也
增強了公民的同理心。在社會共融方面，起
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
至於哪些藝術形式較適合推動共融，何天
虹認為所有形式的藝術都可以做到，因為藝
術始終是一種媒介，有着不受文字限制的特
點，令參加者可以自由表達情緒，同世界建
立聯繫。而參加者本身有無藝術基礎並不重
要，關鍵是他們有多投入到藝術中去。而藝
術治療師、藝術家、社工都可以組織這類活
動，不過做法會略有不同。每個藝術家的風
格都不同，但都會以藝術本身為主；而藝術
治療師和社工會從人的角度出發。

「無障礙劇團」仍面對諸多障礙

撇除標籤平等參與藝術 一視同仁學做戲亦學做人

消除偏見令社會大眾接納

■■「「無障礙劇團無障礙劇團」」的演員對劇本台詞的演員對劇本台詞。。
劉悅劉悅攝攝

■■更生人士更生人士KKKK亦是亦是
「「甦星劇團甦星劇團」」的演的演
員員。。 劉悅劉悅攝攝

■■監製魏綺珊監製魏綺珊（（左左））與演與演
員員SophiSophi聊天聊天。。 劉悅劉悅攝攝

■■陳文剛細緻觀察演陳文剛細緻觀察演
員的綵排表現員的綵排表現。。

劉悅劉悅攝攝

■■陳美莉陳美莉（（EmilyEmily））在在
演出後感謝演出後感謝「「甦星劇甦星劇
團團」」成員們的努力成員們的努力。。

■■QuincyQuincy拿着拿着《《英英
雄本色雄本色》》場刊場刊。。

劉悅劉悅攝攝

■■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總監何天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總監何天
虹教授虹教授。。

■美蓮（中）與學生們在「活出我原美2018」展覽開幕禮上展示作品。


